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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项目的学习对英专学生英语学习认知的影响∗ 
 

张文忠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天津） 

 
提要：依托项目学习的新理念给学习者有关英语学习的认知带来何种影响？本文探索性地对此给予了回答。

35 名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参与了为期 5 个月的依托项目的英语学习实验，完成了项目日志并填写了一份反

映其学习体验前后英语学习认知变化的调查问卷，研究者对 3 名受试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访谈。配对样本 T

检验和定性数据表明，较之依托项目学习之前，受试经历依托项目学习之后对英语学习的本质和师生的角

色作用的认知发生了更加有利的变化，其有关学习策略和学习资源的意识也发生了显著的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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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学习“认知”及其发展 

本文所谓的“认知”是与英文 cognition（源于拉丁文 cognoscere, 意为“to know”, “to 
learn”）相对应的概念。据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认
知”指的是：1，“获得知识的心理过程，包括意识、感知、推理、判断等”；2，“通过感知、

推理或直觉等获得的知识”。另一权威词典 Webster’s Encyclopi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994 年版）对“认知”的解释包括：1，“认识的行为或过程”；2，“这
一过程的结果，即认识和感知到的事物”。“认知”也可泛指认识（本文在行文时依据习惯有时

将“认知”与“认识”互换使用），用于描述发展中的、最终将化为思想和行为的知识和概念。认

知过程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脑对环境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人们所增加的关于事物的知识和

对事物的理解、建立的关于事物的信念、形成的对待事物的偏好和态度、产生对于事物的意

愿和欲望等都是认知的结果。认知的结果支配人们进一步的认知和行为。一般而言，认知心

理学研究者更加关注认知的过程，以试图揭示人脑工作机制；而教育研究者更为关注认知的

结果，以应用于教育实践。 
个体关于世界的全部认知构成其知识系统。一个人的知识系统包含了许多个知识子系

统，每个子系统都是主体对于具体内容的认知。依据不同认知对象内容，我们可以使用“认
知对象+认知”的概念，如关于饮食与健康的认知、关于英语学习的认知、关于认知的认知。

例如，“实践出真知”是关于知识获得的认知，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求知者。关于英语学习的

认知，我们简称英语学习认知，是人们对学习英语的过程和跟这个过程有关系的各种因素以

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认知会影响其后续的学习行为。例如

“Practice makes perfect.”（尽管有些时候“Practice makes permanent.”）这样的语言学习认

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英语学习者。英语教师希望学生形成有利于其英语学习的认知。 
人们关于事物的认知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变。个体的成长伴随着认知从片面到

全面、从零散到系统、从肤浅到深刻的发展。新的信息输入和加工、新的体验和反思、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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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感受可能带来关于事物的新的认知，换言之，这些是认知转变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

教育者希望促成学习者的学习认知从不利于学习向有利于学习转变，从无助于学习向有助于

学习发展。就英语教学而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从初次接触英语开始就一直不断地形

成、反思、修正或强化其有关英语学习的认知。教师和教学研究者希望以新的教学理念指导

学生获得新的学习体验，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有助于其英语学习的认知，改善其学习过程，获

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2．依托项目的语言学习 

通常认为依托项目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发端于二十世纪早期美国教育家杜

威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和基于行动的学习（action-based 
learning）理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理念和相应的模式随着交际教学法日

益盛行和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确立而被引入二语/外语教学，逐渐引起应用语言学界的注意。

在依托项目教学的模式下，“教师指导学习者通过实施一系列项目活动（通常包含项目构想

活动，阅读、倾听、访谈等信息收集活动，解决问题的活动，口笔头报告活动，展示活动以

及反思活动等）将语言技能训练整合起来”（Hedge 1993）。依托项目的语言学习不仅在形

式和内容上具有灵活性和广泛适应性，它还具有以下显著特征（Stoller 2006: 24）：具有“过
程—结果”取向；（至少部分地）由学生决策；持续一段时间（而不仅仅是一堂课）；鼓励各

种技能的自然整合；语言学习与内容学习双重努力；学生既须独立学习又须在小组中合作学

习；要求学生从目的语资源搜集、处理及报告与项目相关的信息，以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要

求老师和学生承担新的角色和责任；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最终成果；以学生对学习过程及结

果的反思而结束等等。这些特征使得依托项目的二语/外语学习模式具有其它模式难以比拟

的优势。经过三十年的理念和模式构建和实证研究，依托项目、由项目带动语言和内容学习

的结合在二语/外语教育研究发达地区已呈蓬勃之势，这一点从 Beckett & Miller（2006）所

编辑出版的依托项目的外语教育文集 1可以看出。 
已有依托项目的二语/外语教学实践和研究表明，项目能够创造真实语境，收到多重效

果（如 Carter & Thomas 1986；Allen & Stoller 2005；Kagnarith et al. 2007 等研究所报告

的）。Stoller（2006: 24-27）曾综述 16 项实证研究，列举了依托项目的教学对于二语/外语

学习者的语言和能力发展具有的益处：体验和语言接触的真实性；动机、参与、享受及创新

性的增强；语言技能的提高、反复的语言输入与输出的机会；小组合作能力的提高；项目内

容知识的增长；信心、学习态度、使用语言的轻松感、成就感等得到加强；自主性、独立性、

主动性的提高和对学习负责；决策能力、分析能力、批判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等。在

国内，据顾佩娅（2007）和她的合作者（Gu 2002；顾佩娅、朱敏华 2002；顾佩娅、方颖

2003）的实践观察，在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模式下实施项目教学也给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学生参与了真实广泛的语言交际，获得大量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机

会，训练了思维和语言能力，提高了学习动机，培养了团队精神，得到了多方面收获。 
如前所述，个体关于某个过程的新的观察和体验可能带来其有关该过程的认知变化。然

而在查询 1979 年以来近 90 篇有关依托项目外语教学的国外研究文献时，笔者未发现任何

旨在探讨依托项目学习新经验是否带来新的认知的观察或调查。本文尝试探索的问题是：对

于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和应试教学的我国 EFL 课堂环境下的英语学习者而

言，依托项目学习的新体验是否对他们有关英语学习的认知产生影响？如果有，是什么样的

影响以及多大程度上的影响？ 
 

3．实验背景、程序及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的依托项目英语学习实验自 2007 年正式启动，参加首期实验的有南开大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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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系 2007 级（当时为新生）三个班共 44 名同学。选择英语专业新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

到新的教学理念和实践的熏陶，其有关英语学习的认知基本源自中学以来灌输式、应试教学

模式下的体验。经询问得知，该批同学均无先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实验开始之前由笔者

对教师作了动员和指导说明，对学生进行该次实验的宣讲和选题指导。项目选题以教师推荐

和学生自拟相结合，以调查性质的内容占多数（见南开大学外院网站“英语个性化研究式学

习”专栏）。学生根据各人兴趣，自由组合为项目小组（1-4 人不等），各组推荐一名组长，与

本课题研究小组签订项目合同，本课题组为每个项目配备 1-2 名指导教师。由于入学教育和

军训等原因，学生选题工作在 2007 年 10 月份启动并完成，共计选（拟）题 25 项。 
经与英语系一年级“综合英语”教学组协商，该期实验采用项目研究与各班综合英语课程

捆绑的形式进行，各班在第一学期内从 11 月起至期末每周抽出综合英语课的最后 20 分钟

开展项目进展报告和咨询活动，学生的项目研究及表现计作平时成绩的 20%。实际研究时

间从 2007 年 11 月初起，至 2008 年 3 月底结题，约 20 周，最快者 8 周完成。26 人上交项

目成果共计 16 份，18 人次计 9 项课题未能提交最后成果，项目完成率为 64%。每位参与

者获得 50 页打印纸、1 支签字笔、2 支笔芯以及 20 元项目资料费补贴，学生项目结题成果

编辑成册，成果入选者人手一册以作纪念。 
本研究在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时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相结合，定量数据取自英语学习认知

问卷，定性数据取自学生填写的项目日志和项目结束后的访谈。收据收集手段分述如下： 
一、项目日志：要求参加者随时记录“为了项目研究而完成的所有学习活动”，包括研究

过程中的决定；学习活动类型如查找资料、分析资料、讨论；英语听说读写译的内容、时间

长短、大致字数；学习困难和为解决困难所做的思考；学习感受；每周项目进展情况。项目

日志原则上每周收集，受试上交 4-16 份不等，有极其详细者，也有大略汇报者。 
二、英语学习认知问卷 2：关于英语学习的认知可以涉及许多方面，本文对英语学习认

知的调查主要从受试对英语学习的本质、师生作用、学习策略及学习资源等的信念、态度和

意识等方面设计（更具体的方面见下文结果报告部分），每个方面的题项集中呈现。问卷指

示语特别凸显“项目式学习之前”和“之后”的差异，发放问卷时特别加以说明并敦请学生依据

“自己的真实观点、学习经历或感受” 认真思考选择并填写。问卷设计了三类题型。一类请

受试选择对一些观点的态度（从完全不赞同到完全赞同，5 个等级，分别赋值 1-5）；一类请

受试对一些描述是否符合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 个等级，分别赋

值 1-5）；一类是开放性问题。问卷所涉及观点的可接受性充分考虑了教师的直觉、经验，

借鉴了相关研究问卷的内容、甚至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以初步保证赋值高低的可信度。设

计时部分题项（如 7，28，38）采用反向或否定表述，整理这些题项的数据时先进行了赋值

的倒反处理，以与其它题项的数据相统一。问卷共设计 55 个题项，其中 22 项跟本文的报

告有关。学生于 2008 年 3 月底完成项目研究后填写了“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认知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4 份，回收 38 份，剔除 3 份填写不合格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35 份，作为研究数据分析的基础。所得定量数据经三人核查无误后采用 SPSS 13.0 之配对

样本 T 检验（双尾）进行统计检验。 
三、访谈：访谈受试的目的是对其项目日志和问卷提供的信息的确认与补充。笔者访谈

了 3 位同学（LF、 LM 和 Z），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分别就一些题项的选择原因提问并作记

录。这 3 位同学不仅日志记录详细、问卷填写认真，而且问卷的前后选择变化完全符合总体

趋势。3 位受访者均提交了项目报告，均称对依托项目的学习经历“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所作回答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对每位受试的访谈约为 15-20 分钟。 
 
4. 研究结果及讨论 3 

如上所述，本文仅从四个方面对学习者经历依托项目学习之前和之后的英语学习认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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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以初步考察依托项目学习的经历和体验对学习者的学习认知可能具有的影响。 
4.1 学习者关于语言学习本质的认知及变化 

表 1 数据显示，总体而言，本研究中的学习者在项目学习体验“之前”和“之后”，在体现

其对于英语学习本质认知的全部 7 项选择题上均呈现了变化，且前后差异经 T 检验在统计

上均具有显著意义。在语言学能对英语学习是否起决定作用（No.13）这一问题上，他们的

看法由之前倾向于肯定变为之后倾向于否定，这一态度上的积极变化对于学习者后续的学习

将产生重要影响。与此相联系，他们对于英语学习要求的语言练习量（No.16、No.17、No.18）、
需要付出的努力（No.14、No.15）、英语学习与运用的关系（No.19）等问题的认识都比较

清楚。与项目学习体验前相比，经过项目学习以后，学生更大程度上认同成功的英语学习要

求下功夫、一点一滴积累、通过大量听读获得语感、必须反复接触英语、大量表述；也更加

确信成功的学习应该在用中学、学用结合。同时，从前后选择的标准差后者均小于前者可以

看出，受试在各项的选择趋同度也更高。 
 

表 1：关于语言学习本质的认知变化 T 检验结果(N=35) 

均值 标准差 题号 

项目前 项目后 项目前 项目后

T 值 显著性

(2-tailed)

13 2.7714 2.4857 1.16533 1.14716 2.049 0.048*

14 4.3714 4.6286 0.59832 0.54695 -3.01 0.005**

15 4.2571 4.4286 0.74134 0.69814 -2.24 0.032*

16 4.1143 4.4857 1.02244 0.91944 -2.853 0.007**

17 4.3714 4.6 0.68966 0.60391 -2.472 0.019*

18 4.5429 4.7429 0.56061 0.44344 -2.503 0.017*

19 4.6 4.7429 0.55307 0.44344 -2.38 0.023*

　  
　 在语言学能对学习是否具有决定作用（No. 13：“没有好的天赋就学不好语言”）的问题

上，一位未报考英语专业志愿而被“硬分配过来”的学生 LM 之前选 5，之后选 3。该受试坦

言“刚开始心里别扭；觉得我没有语言天赋，学不好英语。我现在还是感觉学习压力大，但

已经稍微适应了一些……项目对我有些吸引力，强迫我们用英语呀。我们讲英语应该是有进

步的吧，而且我现在对天赋的问题有点动摇，可能努力呀，方法（得当）呀，就能学好。”
执行项目的过程中该受试付出了很多努力，也看到了进步，这可能导致了他的态度从“完全

赞同”语言学能的决定作用转变为无明显态度偏向的“3”。 
　 虽然数据表明项目经历前后受试对于成功的英语学习所要求的练习量都有清楚的认识，

但其项目经历之后的认识更为深刻。如受试 Z 在“大量练习用英语表达如会话、演讲、写信、

作文等，对于学好英语非常重要”（No. 17）题项的态度上，“之前”选 5 改为 4，“之后”选 5。
至于选择变化的原因，她解释说：“原先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体会不深；我做了这个项目真

的很同意。I can’t agree more. 这是新学的。但是没有给 6 选，所以我就把前面改成 4，反

正前面的没有体会。”综合英语课上的项目汇报以及课前为汇报所作的排练让受试投入了很

多时间精力，也让他们增强了学好英语的信心。 
4.2 受试关于师生作用的认知及变化 

问卷第7-12项考察受试关于师生作用的认知，其中第7-10项问的是对教师作用的认识，

前两项反方向陈述（如 No.8 表述为“英语课堂应该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师讲课为主”与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英语教学界的主流观点相反）。第 11、12 两项考察学生对于自身作

用的认识（如 No.11“学好英语归根结底靠学生自己努力”）。表 2 数据显示，受试对于 No.7“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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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该清楚地告诉学生学习的每一步具体怎样做”的态度由之前的赞同偏向（2.74）转变为

之后的否定偏向（2.37），且前后的标准差显示了项目经历之后受试态度更为趋同。受试在

项目经历前后对 No.8 的表述态度均为否定，尽管在该项上的差异并不具有显著意义。表 2
其余各项的数据也表明受试对于教师和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和责任、对于课堂谁是中心

有比较恰当的、正确的认识，也认同教师指点方向式的教学帮助。 
 

表 2：关于师生作用的认知变化 T 检验结果 

均值 标准差 题号

项目前 项目后 项目前 项目后

T 值 显著性

(2-tailed)

7 2.7429 2.3714 0.88593 0.68966 2.606 0.013*

8 2.4286 2.2857 0.97877 0.95766 1.094 0.282 

9 4.0588 4.4118 0.60006 0.49955 -4.243 0.000**

10 4.2647 4.6176 0.66555 0.60376 -3.447 0.002**

11 3.8571 4.0571 1.14128 1.16171 -1.871 0.07 

12 4.0857 4.3429 1.14716 1.0831 -3.01 0.005**

 
上表数据显示，受试对于英语教师的角色认识前后变化最大。在考虑“老师的角色应该

是一名顾问、帮手和向导”（No.9）一题时，受试 Z 之前选 3，之后选 5。她的解释是：“之
前实际上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选的是‘不确定’3，后来张老师您不是有两次讲座（一次是

项目实验之前的动员会，一次在项目实验阶段中）吗？讲过好几遍老师的作用之类的，我觉

得应该是这样(做学习的顾问和向导) ，因此选了 5；也知道归根结底靠自己（No.11）。但是，

就像做项目时一样，特别希望得到老师的帮助！”受试 LF 对此有同感。可以看出，接触项目

学习理念，继而经历项目学习体验，对受试有关师生角色和责任的认知变化的确产生了积极

影响。 
4.3 受试关于学习策略的认知及变化 

问卷共有 6 个题项考察受试关于学习策略的认知变化。如表 3 所示，受试在各题项上

的前后均值都有了增长，T 检验结果显示都达到统计显著意义，且标准差都缩小了。这些意

味着受试对于规划学习（No.1、No.3）、掌握学习方法（No.2）、评估学习进展（No.4）、反

思学习效率（No.5）、创造学习环境和氛围（No.6）等学习策略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肯定

认识，且总体上认知较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定明确的近期和远期目标（No.3）、评

估学习进度（No.4）、反思学习效率（No.5）这三项学习策略的态度和意识上，受试在项目

学习经历前后表现出了最大的变化。 
 

表 3：关于学习策略认知变化的 T 检验结果 

平均值 标准差 题号

项目前 项目后 项目前 项目后

T 值 显著性

(2-tailed)

1 4.2647 4.6176 0.66555 0.60376 -3.447 0.002**

2 4.2857 4.5429 0.89349 0.65722 -2.714 0.01**

3 3.7429 4.2857 0.88593 0.78857 -4.887 0.000**

4 3.9714 4.4857 0.66358 0.50709 -4.97 0.000**

5 4.0571 4.4286 0.68354 0.65465 -3.673 0.001**

6 4.1515 4.6061 0.90558 0.78817 -3.464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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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于“在学习过程中评估自己的进度，找出不足并予以解决对成功的学习非常必

要”(No. 4)这一题项，Z 之前选 3，之后选 4。虽然受试对评估自己的学习进度、克服不足的

重要性有所认识，且前后都低于平均值，但项目体验让她有了进一步的切身体会和认识。Z
解释说，“以前没想过（自我评估），也没做过（自我评估），也不一定觉得不重要，可能对

我个人不一定必要吧。项目让我觉得进度评估重要，一是因为您要求我们这样做，（二是）

到了后面时间越来越紧，一看 deadline 着急了(Z 为所在项目组组长)。说实话也没有解决什

么不足，就是赶进度，(项目)完了就完了。不足肯定多，不过说实话到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

具体不足)，也没有好好评估。”确定近远期目标、评估进度、反思学习效率这三项策略均为

项目过程中的要求，因此，受试这些方面意识的增强也可能与此有关。应该说明，意识到学

习策略的重要性也许只是相对于有明确时间限制和项目目标的依托项目的学习而言，并不意

味着学习者能够实际有效地使用策略。受试能否在日常的英语学习活动或一般课程的学习中

使用这些策略，或者说，从项目经历所感悟到的认知和行为能否迁移到一般情形下的学习，

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4 受试关于英语学习资源的意识及变化 

学习资源意识关系到学生接触和获得英语输入/输出和意义磋商的机会、频率和总量。

表 4 数据及 T 检验结果显示，受试经历项目式学习后具有更强的学习资源意识。首先，多

数人认为可以从同学身上学习，较典型的例子是受试 LF 对“从同学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外语的学习更是如此。”(No. 21)题项的选择由“之前”选择 4，“之后”选择 5。她回忆说“跟同

学一起做中国特色词英译的项目，（另一组）Z 她们做的是灾难性新闻的语言什么的，（同另

一组）交流吧，跟她们学了不少跟灾难有关的词，她们总结的。……后来汶川地震，几门课

的老师让讲，能用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是否能够从同学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的态度上，

受试在项目经历后较之前在赞同的程度上有所提高，但经历项目后所作选择的数据标准差超

过了项目前数据的标准差，这是本文所有数据中唯一一个经历项目体验后受试态度趋同度有

所降低的情况。个别同学在项目日志中坦露出不能从同学处获得帮助和启发的轻视倾向，或

者抱怨小组成员不能很好地合作，从而导致不能按期完成项目。 
表 4：学习资源意识变化 T 检验结果 

平均值 标准差 题号 

 项目前 项目后 项目前 项目后

T 值
显著性

(2-tailed)

20 3.8571 4.1714 0.9438 0.822 -2.336 0.026*

21 3.9429 4.2 0.8023 0.901 -3.01 0.005**

29 3.4286 3.7714 1.1450 0.973 -2.032 0.05* 

 
其次，他们不局限于课堂教学和课本知识的学习，并且从比以前更多的渠道获得英语学

习的资源。对原始数据的进一步统计显示，认为“我拥有着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如英文报

刊、英文网站等等”（No. 29）这一描述不符合自己情况和说不清是否符合自己情况者由之

前的 40%降至之后的 25%；认为符合者由 60%增至 75%。这些变化说明受试使用的学习资

源增加了，使用更多资源的学生也增多了。但是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即在是否拥有丰

富多彩的学习资源上，虽然经过项目体验以后，受试的学习资源似乎种类有所增加，且前后

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多数受试的选择仍然在“4”以下，平均值仅约为 3.77。这一数据同

时说明，资源意识增强并不等于所意识到的资源可以被充分利用。一位调查大学生利用互联

网进行英语学习的情况的受试在问卷上惋惜地写道，“生活中好多资源我们都没利用好，真

可惜！”受试 LM 本项的选择前后分别为 3 和 4。他的解释是：“原来除了课本就没什么别的，

做项目就完全不一样。都是课本没有的。我感到学习资源真是太丰富了！没办法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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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结 

本研究基于课堂，具有明显的探索性特点。本文所报告的研究结果初步显示：经历和体

验以兴趣驱动的依托项目的英语学习之后，学生有关英语学习的认知出现了明显的、积极有

利的变化，他们对语言学习本质和师生作用的认知有更深的理解，对学习策略和学习资源的

意识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我们意识到，除项目学习体验外，其它因素如受试“英语专业学

生”身份的确立、由此可能引起的学习动机的增强、与分量最重的“综合英语”课程捆绑进行、

教师有关教学理念的灌输等都可能为这些变化提供了条件。此外，三位受访者为欣赏项目教

学理念的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较为积极主动，表现出了较强的学习动机，其依托项目

学习的体验、感受和态度并不代表全体受试。由于在本次探索性研究中无法对以上因素实施

控制，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教育本身追求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本研究无意得出简单

的因果关系。鉴于受试对依托项目学习方式的肯定态度，同时依据受试项目日志和受访中所

表现出来的对项目学习的欢迎以及希望有更多的体验机会，我们初步推测，该学习经历和体

验可能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些积极的有利变化的发生。 
从理念上分析，依托项目的学习有许多利于人才培养的优势，应该而且可以成为现有教

学体系的很好的补充。将其本土化不仅需要理论指引，更需要实践验证。接下来我们要问：

能否在英语专业专设依托项目的英语学习课程？学生在这样的课程中的学习体验又可能带

来什么新的认知？这些新的认知能否化为其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自觉行动？依托项目的学习

对于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又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些

以及更多有关该模式应用的问题有待研究者和实践者进一步探索。 
 
注释 

1. 感谢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Beckett 博士惠赠该书。 

2.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电邮索取。 

3. 研究结果报告各表中的“题号”均为原题标号，为方便读者拿到问卷时查看和比照，因此未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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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on English Majors’ English Learning 
Cognition 

 

ZHANG Wenzhong 

(English Depart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Tianjin, China) 

 

Abstract: An unavoidable question that faces the applic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model 

addresses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learners’ PBL experience on their learning cogni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n exploratory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Thirty-five first-year English majors 

participated in a 5-month PBL learning experiment, wrote project diaries, and completed an “English 

majors’ learning cognition questionnaire” that aimed to bring out their learning cogni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ir PBL experience. Three of the subjects were additionally interviewed. T-tests results and qualitative 

data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ir pre-PBL learning, the subjects’ PBL experience resulted in not only 

significant and favorable change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English learning and the roles of 

both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mselves as English learners, but also a remarkable increase in their 

awareness of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learning resources.   

Keywords: Project-based learning, English learning cognition;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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